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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宗兴，男，1929年10月21日
出生，巩义市第六高级中学退休教师

抗战胜利 70 年过去，战争硝烟早已
散尽。我如今也是 86 岁的耄耋老人，但
对发生在我村的那场惨烈战斗仍记忆犹
新。我当时才 15 岁，目睹了侵华日军的
疯狂暴行和我抗日武装的英勇斗争。那
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幕。

村里要来抗日游击队

我祖居巩义市鲁庄镇罗彦庄村，三面
是沟，与偃师市的顾县缑氏二镇搭界并隔
沟相望。清楚记得，那是 1944 年 9 月 10
日，刚吃罢晚饭时分，就听到村里敲锣吆
喝：“明天要过队伍喽，路过咱村。都是自
己人，不要惊慌也甭外逃！”但全村人仍惶
惶不安。那年头，听说“过队伍”就不由自
主地紧张害怕。

后来才知道，要路过的是以段庚寅为
司令的挺进抗日游击队。段是偃师德高
乡（今顾县镇）李湾村人，他率领的抗日游
击队有 1000 多人，一直活动在本县境
内。其时，日军几乎占领了河南全境，为
了巩固其占领区，消灭抗日武装，多次组
织清乡扫荡。在偃师，段庚寅为保家守土
奋起反抗。他们利用地形熟悉、群众基础
好的有利条件，联合彭店寨王仲伟的豫西
抗日挺进支队与日军巧妙周旋，伺机消灭
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先后铲除了日伪
德高乡乡长王昆璞，袭击了日伪陶家村据
点和缑氏据点，打得敌人屡受重创，一度
不敢进入段控制的地盘。也因此，段庚寅
的队伍成了日伪军清乡扫荡的一大障碍
和眼中钉，急欲除之而后快。

9月10日傍晚，段庚寅突然接到拜把
兄弟贾世勋送来的情报，称日军有 1000
多人，还有部分伪军配合，准备从北、西、
南三面包围游击队驻地——段湾，血洗全
村，建议段带领队伍向东转移，到巩县（今
巩义市）的白云山暂避一时。段轻信其
言，考虑到敌众我寡的局势，自然不宜正
面冲突硬拼，应避其锋芒保存实力，以利
寻机再战。而白云山沟壑纵横，树木葱
茏，是个藏兵的好地方。于是，他采纳了
贾世勋的建议，决定连夜向东突进，往白
云山转移。

游击队陷入敌人圈套

白云山距罗彦庄以东十多华里。从
顾县段湾村出发，须经与我村隔沟相望的
姚洼村，再顺着一条沟路东上，方可继续
向白云山挺进。就是说，我村是此次突围
的必经之地。

翌日拂晓，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村庄
的宁静。全村人都拥到村头看过兵，我也

夹在人群中，只见一队人马顺着从村西沟
口的小路直奔而来。打头的是段司令等
10 多个人，骑着一色的枣红马，挎着盒子
炮（手枪），很是威武的样子。进到村后，
他们把马交给村民，稍作休息。这时，有
人便张罗着往老百姓家派饭，打算在此吃
罢早饭再继续前行。殊不知，日军早已设
好圈套，集中了2000余日伪军，分别埋伏
在村北、东、南面的三条大深沟里，已暗中
形成三面包围之势，专候段的队伍钻进

“布袋阵”。而到这时，游击队还没觉察是
被汉奸出卖，陷入敌人的圈套，已处于极
其危险的境地。

也就是在这天清早，我六叔和他表哥
结伴去回郭镇赶集。万万没想到，路过北
沟边的洼地时，突然发现有一伙鬼子兵。
他们端着枪架着炮，紧盯着西沟方向的小
路。当看到他俩后，便立即围了过来，二
话没说，先是叭叭几个耳光，打得六叔和
他表哥口鼻流血。然后，逐个搜身问话，
查看额头是否有帽子印，指关节是否有扣
栓扳机的茧子。经过一番审查，确信来者
是庄稼汉后，便让他们抱头蹲在地里不准
动，直到打完仗才放回。

这时，段司令在稍息期间，派了 4 名
队员侦查周围敌情。但他们往北没走多
远，就遭到埋伏的小鬼子一阵机枪扫射。
当场打死两人，血流满地。战斗，也由此
打响了。

抗日英雄流尽最后一滴血

枪声引起段司令的警觉。这时已进
到村里的队伍差不多有五百来人，他命令
立即展开还击。顿时枪声、炮声、厮杀声
响成一片。村民们惊慌四散，我也随着大
伯赶忙跑回家里。两家十几口人，惊恐地
聚集在一间屋子里，连口粗气都不敢出。
隔壁，邻居的房子有个窗户，正好朝北对
着敌人来犯的方向。游击队员在窗口架
起机枪猛烈射击。敌人疯狂反扑，一阵迫
击炮弹打过来，在屋前屋后轰轰炸响。猛
然“咕咚”一声，邻家的房顶砸了个大窟
窿，冒起灰土狼烟。接着，又射来一颗大
炮弹，楔子似的插在了灶台上。很蹊跷，
幸好是颗哑弹，没有爆炸。我们和大伯一
家都吓呆了，紧急商量着往村外跑。刚走
出大门，便见村街小巷已躺满横七竖八的
尸体。显然，游击队员伤亡惨重，现场惨
不忍睹。炮弹坑像一片乱七八糟的马蹄
窝，弹壳弹片铺了一地。所见之处，满目
残垣断壁，一派硝烟弥漫的狼藉。这让我
明明白白地看到，什么叫国破家亡。国家
遭外强蹂躏，老百姓哪儿还有家呢？

游击队员们临危不惧，仍在与敌人激
烈战斗。我们猫着腰跑到村东头，但道路
已被敌人的机枪封死了，机枪吐着火舌，
突突突地狂扫不停。我们只好又退回来，
躲到别人家的一间屋子里。那屋顶也被
炸裂了，往下漏着土渣尘灰，也挺危险的，
但没别处可躲。在那种情况下，生命根本
没有安全保障，随时都有不测。我们只能
凭运气，实在没别的法子，祈祷着子弹能
长眼睛。

这当儿，听见段司令大声呼喊：“兄弟
们打呀，给我狠狠地打！我段庚寅今年
28岁，死了再过28年，还是一条好汉！”我
从残破的门缝正好瞄见他的头部、腰部都
淌着血，糊了满脸满身，完全像个“血
人”。他把外衣撕成布条往伤口上一裹，
扔掉打完子弹的手枪，咬着牙端起机枪，
怒目圆瞪地朝着围拢的敌人猛射。忽然，
有几个敌人从身后扑过来，一阵乱枪齐
射，把段司令击倒在地。他挣扎着往前
爬，边爬边骂，最终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死在他身边的还有6个人，可能是他的警
卫人员。我看得清，段司令是一直瞪着眼
的，他是抗日的壮志未酬，死不瞑目啊。

整个村子遭到血洗

战斗持续到近晌午。游击队共阵亡
170余人，有200多人被俘，这些被俘人员
后来被押解到日本北海道做劳工，直到日
本投降后才回到祖国。村里有 2 名无辜
群众被鬼子杀害，有数十人或被刀刺、枪
击而受伤，整个村子到处都是血腥味儿。

战后，残暴的日军并没有放过洗劫。
他们把全村男女老少集中起来，挑出青壮
年用刺刀抵胸恐吓，扇耳光逼问是不是游
击队员。他们当众侮辱妇女，挨门挨户搜
刮民财，杀鸡宰猪牵羊牵牛，几乎把各家
搜劫一空。做饭时，他们劈门板箱柜当柴
烧，还往盆罐、水缸、瓦瓮里大小便。这就
是当亡国奴的悲惨啊，任凭宰割、抢掠、侮
辱。

战乱年代，本地土匪也趁火打劫。他
们认为经此一战，罗彦庄人藏有捡来的枪
支弹药，便以要枪炮子弹为名，隔三差五
来村里敲诈。我大伯和一位远房叔叔就
被土匪吊打过，还被绑到山上准备活埋。
二人万般无奈，只好应承回家卖地给他们
买枪才保住性命。战乱的世道，老百姓压
根没有安宁的日子。

历史，不应忘记

对于这场战斗，我是后来才搞明白，
游击队之所以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原因

就出在贾世勋身上。在此之前，他暗中已
投靠了日军。日军许诺他当县伪独立团
团长，由此诱惑，他竟当了汉奸，以至不惜
出卖结拜兄弟。他也曾多次受日军之命

“规劝”段转向，但被段严词拒绝。这才招
致了贾世勋和日军大佐的密谋暗算，把游
击队诱进摆好的伏击圈，使游击队遭遇了
惨败。

但历史是公正的。汉奸苟且偷生，被
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而身陷重围
的抗日英烈虽败犹荣，谱写出了可歌可泣
的悲壮一页。

段庚寅被载入《偃师县志》。我翻阅
后得知，他幼年父母双亡，家境贫寒。17
岁便挑担游乡卖棉线，艰难度日。1939
年，段同本县王仲伟、贾世勋等人到太行
山加入国民党邵洪吉的抗日游击队。不
久，游击队被打散，段带着数十名弟兄返
回家乡，挑起了抗日大旗。期间，劫持接
纳了国民党县政府押送的若干人犯（其实
都是蒙冤受害的群众），缴获国民党散兵
游勇的枪支，发动乡里青年参加抗日，由
此拉起了 1000 多人的队伍，武器除短枪
之外，还有3挺重机枪、20余挺轻机枪。

段庚寅的队伍纪律严明，严禁骚扰百
姓。曾有两个队员抢了赶集人的钱物，他
闻讯当众给予严厉处罚，并告诫：“你们跟
着我干，不能胡来。你们胡来，要我段庚
寅干什么？还不如铡了喂牛！”游击队由
此受到当地群众的拥戴，而他也在群众中
享有很高的威望。对这样一位铮铮铁汉，
我由衷地敬仰。历史，不应忘记！
（本文参考书目：《偃师县志》，三联书店
1992年11月版，分别见于《罗彦庄之战》
和《段庚寅》。）

重围中的悲壮
□李宗兴


